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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温泉）

父亲与诗夏莹（通山）

山里人对山、对水总有着特殊的感
情，白云深处的故乡则有太多清凌凌的
水，绿盈盈的山。因为热爱，所以对脚下
这片故土有着温热的记忆和刻骨的感情。

阳光正好的午后，与文友相约大畈镇
板桥移民新村。板桥村地处通山县城乡
交界处，附近有隐水洞地质公园、龙隐山
庄等风景旅游景点，还有大畈阳春园饼
厂、枇杷酒庄等特色产业园。2019年公布
的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板桥村就榜
上有名。

初冬的太阳照在人身上暧暧的，惬意
地走在宽大整洁的村道上，放眼望去，通
往层林叠翠之间，一架玻璃栈道如白练挂
于苍穹之上，游人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山
间。不远处的移民新村，一排排一幢幢整
齐规划的小洋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家家户户屋舍明净、庭院翠绿……走进焕
然一新的村委会，民情茶室、图书阅览室、
休闲场所和社区服务中心等便民设施配
套齐全，村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广场舞、
采茶戏、山歌大赛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若
不是身临其境，我不敢相信，曾经有名的

贫困村竟呈现这样一派安居乐业的美好
景象。

“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太多，从前有得
吃有得穿就好，如今是吃好玩好，精神富
裕才算真的好。”附近村民开心地说。这
里，一幅新时代乡村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人不管走多远，心总会牵挂着过去，
牵引着乡愁，曾经的生活，依然会历历在
目。忆往昔，这个小小的村落，群山绵延
数十里而不绝，零零散散住了几十户人
家。祖祖辈辈靠着一亩三分地和种点柑
桔勉强糊口。“有女莫嫁板桥郎”，贫穷和
落后让当年这片苦涩贫瘠的土地，家家是
破败残寥的土坯房，个个穷得叮当响。被
山风湖水侵蚀着，赤脚打磨的“山沟人”，
日子是走不出的哀怨和忧伤。

历史的车轮驶进崭新的21世纪，扶
贫春风吹进千家万户，昔日贫困的小山村
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在党和国家利
民惠民的好政策下，在省纪委驻村工作队
的大力帮扶下，板桥村渐渐成为了远近闻
名的脱贫致富样板村。一切像马良笔下
的神笔，扫过龙隐山，划过富水河，一笔笔

描绘出库区人眉梢上的喜悦。过去的“山
沟沟”旧貌换新颜，荒山早已变“美山”。

思绪拉回，漫步于龙隐山庄高山纵横
的阡陌间，山清水秀让诗意无处不在，从
山庄最上方俯瞰整个板桥，山水环绕，产
业园、民宿错落有致，美不胜收。山脉间
云雾缭绕，宛若仙境。纷至沓来的游人，
一次次纵情于山水，在这幽静的青山绿水
之间，呼吸大山富含氧离子的清新空气，
喝酿制醇香的枇杷酒，吃有机生态农家
菜，再回味浓郁脆香的芝麻饼，向往的美
好生活不正是如此吗？从贫困村成为旅
游名村，我们和山水一同见证了一个村庄
的巨变。

生活变化日新月异，让同行好友感慨
万千：“出门满眼绿，移步皆美景，如今的
板桥，真是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感恩知
足的家乡人，用脸上幸福的笑容，折射出
生活越来越美好。

板桥，在荏苒的时光和穿梭的岁月
中，渐渐长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这般美好
模样。当然，那些掩藏在岁月和发展中的
感人故事，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板桥山水

近日，我抽空回了一趟父亲的老房子，无意
间看到桌上他写的两本诗集，翻阅之后，心灵极受
触动。知道父亲一直写诗，却从来没有认真阅读
过。当我静下心来，一页页地阅读和品味，才领悟
父亲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把诗融入了宝贵的生
命，汇入滚滚的情感洪流之中。

父亲的诗集有两本，260余首，都是他一笔一
划手工书写，有记载的写诗最早时间是1988年。两
本诗集按时间顺序排列，题名为《诗林学步——尝试
集（一）》、《尝试集（二）》。第一本诗集记录退休前的
工作生活，侧重于抒发对国家大事同喜同乐之情，点
赞国家强盛、民族威武；谴责霸行强盗、抨击坏人坏
事，表达父亲作为一名老党员的爱国情怀。当然诗
集也记录了生活之事，有雅趣之欢、家庭之乐、亲朋
来去。第二本主要写退休之后的生活感悟，除了感
怀国家发展外，增加了吟咏退休生活——读书看报、
吟诗写诗、拉琴养花、观光旅游，无一不洋溢着对国
家的关心、对组织的感谢、对生活的热爱。

父亲与诗有不解之缘。他写的诗，是旧体
诗，也叫格律诗，讲究平仄、对仗、韵律，分别为律
诗和绝句。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他都写，尽管如
此，他总是谦虚地认为，“这只是涂鸦之作，不可登
大雅之堂”。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无处不藏诗，
时时皆有诗，他以诗表达情感、以诗勉励自己、以
诗鼓舞他人、以诗交际朋友，真是“兴趣盎然关不
住、常将真情化小诗”。读书期间，他爱读诗，工作
之后，爱写诗，年轻时因家里有海外关系受过政治
审查，写的诗不敢留存文稿，之后很长时间，依然
心有余悸，虽坚持写诗，但写完就烧掉。八十年代
末，他受人鼓励重新读诗、品诗、写诗，偶尔也将得
意之作投诸报刊，大多留着文稿没有发表。退休
后，他买了不少诗词书籍，如《唐诗三百首》、《千家
诗》、《毛泽东诗词全集》等，每天吟诵诗词不亦乐
乎，夯实韵律基础，提升写诗水平。

诗是父亲的情感寄托。父亲诗集的第一首
诗《偶题》，写于1988年11月，是他调入原咸宁市
计生委工作时写的，“计育精神暖众怀，如风催起
万花开……”读起来朗朗上口，这既是对国家实施
计划生育国策的拥护和礼赞，也是对自己调入新
岗位如沐春风的自勉与鞭策。《诗集》中的诗，既有
表达对国家大事的咏怀，如《喜庆十四大胜利召
开》、《国庆咏怀》、《喜闻北京申奥成功》等等；也有
对亲戚朋友升迁的祝贺，叔叔家搬新房贺诗一首，
同事杨光荣调动工作赋诗祝愿等；更有对家庭大
事喜事的述情，如《迁居》、《银婚感咏》等等。我女
儿出生、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话，他都用诗文记
录。今年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父亲以抗疫为主题
写了8首诗，致白衣天使、致党员志愿者、为防控
疫情鼓劲，“九域同心共戮力，旌旗猎猎剿阎罗”、

“代购马夹勤送暖，佳节乏客也舒心”、“为党分忧何
惧险，与民纾难敢茹辛”……一句句感谢、支持与鼓
励的诗文，抒发了他与国家共患难的真实情感。

父亲的人生如诗，诗中饱含了父亲艰辛、委
屈和失意的人生沧桑，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平静与
满足。他一直以满腔的热情对待工作、以满怀的
信心拥抱生活，以诗歌的情怀面对困难。他在工
作中原则性强、不轻易改变初衷，做事精练高效、
做人诚实守信，多次被评为省、市、区先进工作
者。工作中的平平仄仄，他不焦不燥、以平和心态
对待，面对得失不争不抢、不急不闹，坚信淡泊明
志、宁静致远。他经常对我说：“任何时候，人只能
纵向比较，跟自己比，跟自己‘较劲’，不轻易责怪别
人，真心欣赏别人的优点和长处，真诚祝福身边的朋
友和同事，这样更容易满足和快乐，也会收获真挚的
友谊。”在父亲的教导下，我工作中谨记“不揽领导功
劳、不抢同事美誉、不向下属推过”，生活中恪守“不
把坏情绪带给家人及身边每一个人”，这样的原则
让我谦逊低调、健康成长，获得了满满幸福感。

当看到父亲的笔迹越来越“歪歪扭扭”，我感
觉到76岁的父亲真的老了，这几年阵发性震颤困
扰着他，但他依然乐观、在写诗的道路上坚定前
行。“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
下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
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李健这首《父亲写
的散文诗》，就是父亲与诗的情缘的真实写照。

父亲吟诗写诗，抒怀如歌岁月。品读父亲诗
文，重温厚重人生。父亲就是诗，他的平仄韵律，
值得我一辈子去吟诵去歌咏！我爱父亲的诗，更
爱如诗的父亲！

吴长海（咸安）圆教师梦

深秋的一个早晨，我一起床，就看见母
亲穿着一件绿色旧呢子，坐在大门旁，头靠
在墙上；一头乱发，随风摆动，母亲也懒得
理会；她的脸仍旧苍白，没有一点血色
——母亲生病好些日子了，她心疼钱，在
村卫生室随便买了点药吃，一点效果也没
有。风吹得黄叶满地乱窜，哗哗作响。以
往，母亲会把落叶扫得干干净净。

“妈，我去做饭了，想吃点什么？”我一
边往厨房去，一边问母亲。今天早晨只有
我和母亲在家，父亲去六姨家帮忙盖房子
了，昨晚听到母亲这样安排，弟弟不知野
到哪里去了，好几天没回来。

“我什么也不想吃，你做给你自己吃
吧。”母亲有气无力地回了我一句。我听
到这话心里难过，她一连几天都没怎么吃
饭。于是就说：“不吃东西怎么行呢？身
体更受不了，我蒸个鸡蛋吧。”

进了厨房，我一边做饭，一边想这几
天写的稿子。脑子里全都是方块字儿，心
已经飞到乡政府Y那里，他是一名乡镇干
部，文笔很好，经常发表作品。以前，我找
他好几回了，今天又准备去乡政府，请他帮
我修改稿子。

我正在想自己的事儿，突然听到母亲跟
人说话，也没怎么在意。我把饭做好了，出
去请母亲吃饭，见到堂婶站在那里，好像是

经过我们家，逗留下来与母亲说说话。
“婶，吃了没？没吃就跟我们一起吃点

儿。”我问堂婶。
“吃过啦，正准备去你大伯家拿点东

西。你们吃吧。”堂婶转身要离开。
“你吃吧，我不想吃。”母亲停顿了一

下，接着怨道，“怎么不早点见阎王呢？活着
真难受！”我听到这话，整个人都气蒙了。这
样的话我已经听到好多遍了，母亲是怎么
啦？近段时间，什么见阎王啊，早点死啦！
这类话成了她的口头禅。真不明白，母亲总
是说这些丧气的话，以前，母亲病重，躺在医
院的病床上六个多月，也没听到她说这样的
话。我恼怒地说：“妈！你怎么一天到晚总
是说死啊死的，要死很容易的啊！”

母亲没有作声，很平静地看着我。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跟你妈妈说话

呢？”还未离去的堂婶责备我，“你妈还不是
心疼你。前些天你不是也生病了吗？”

也是的，我生病去医院治疗还花了好
几百块的医费药呢！现在已经痊愈了。可
母亲不愿意与我一同治疗，说是老毛病，拖
一拖就会好的，可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以为然：“她心疼钱，钱比命金贵。”
对母亲的行为嗤之以鼻，我不理母亲了，自
顾吃饭去了。

把饭吃完了，我也冷静下来了，觉得刚

才不应该对母亲发火，我就帮母亲把饭菜盛
好，端到她面前，说：“妈，先吃点吧。别胡思
乱想，这点病怕什么？要是到医院治疗，早
就好了。”“我现在没胃口，你放在锅里吧，等
一下我再吃。”母亲仍然不肯吃饭。我看着
她的脸，一点表情也没有，也很无奈，只好把
饭放在锅里了。

临走的时候，我又叮嘱母亲：“妈，赶紧
吃饭，过一会儿就凉了。我要去一趟乡政
府，下午回来。”

当我回来，没有看到母亲坐在大门
前。太阳快要落山了，这个时候的天气有点
凉，满地的落叶随风飞舞。我想看看母亲吃
了饭没有，跑到厨房一看，饭菜还是与我早
上摆放的一模一样，悲凉从心底冒出来。我
大声喊：“妈，你在哪里？怎么到现在也没吃
一点儿啊？”

没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我又继续喊，依
旧沉寂。我冲到母亲的房间，看见母亲靠在
床背上，睁圆了眼睛，张大了嘴巴。我愣了
一下，母亲怎么这样啊？连忙跑到床前，我
一摸母亲的脸，凉凉的。我整个人颤抖起
来，不停地呼喊母亲，我下意识地碰她的手，
探她的鼻孔，触她的心跳……可没有一点
儿反应，我才知道到母亲走了，离开了我
们，离开了人世间的折磨。

我一下子瘫软在她的怀里……

熊建军（嘉鱼）与母亲的最后一天

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当时正好
17岁。那时正是国家人口急剧上升时期，
由于每个生产队的孩子多，大生产队10
岁以下的孩子有三四十个，小生产队也有
一二十个，这样一来，导致大队小学人满
为患。为了减轻教学压力，上面要求边远
生产队要加办教学点，教学点设一、二年
级两个班，即初小班。

我们湾有一百好几十人，10岁以下的
小孩有40多个，是离学校最远又最大的
一个生产队，符合办教学点的条件。办教
学点就要增加老师，我是生产队唯一的高
中毕业生，文化底子比较好，加上又是根
正苗红的贫雇农子弟，便毫无悬念地被选
中了，开始了我短暂的民办教师生涯。

与我一同选中的还有大队会计的儿
子阿雄，他与我是高中同班同学，而且平
时关系很好，读书时是睡上下铺。因我们
两个生产队相近，而我们生产队又比他的
生产队大，所以教学点定在我们生产队，
当时阿雄还是教学点的临时负责人。

教学点学生总共有50多人，一年级
比二年级的人数要多10来个。虽然学生
不多，但我觉得教学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毕竟“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每天六七节
课，我和同学几乎是“满堂灌”，一点空闲
时间都没有。除了上课外，还要认真批改
学生作业，一天忙下来，觉得腰酸背痛，并
不比出工做体力劳动舒服多少。

每次上课时，我都好好备课认真讲
课，尽量做到深入浅出，让学生们听得
懂。我从读一年级时，父亲就要我每日练
习写字，我的钢笔字和粉笔字也写得非常
漂亮。为了让学生也能写得一手好字，我
对他们也很严格，所以只要是我教的学
生，除了学习成绩好外，字也写得好，家长
们都很高兴。

可是好景不长，我在教学点当了一年
多的民办教师后，大队完小因为做了新学
校，一、二年级各增加了一个班，大队三个
教学点也被撤掉。我带着对学生和学校
的深深眷念，又回到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

劳动。队长是一个很慈祥又有同情心的
老人，觉得我没有继续教书深深为我感到
惋惜，便安排我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我
到现在都一直感谢老队长，因为记工员属
于生产队的杂工，参加重体力劳动相对较
少。那时刚有消息说要恢复高考，我可以
偷偷腾出一些时间来复习功课，老队长也
明知我经常在家里复习，不但没有批评
我，还鼓励我要好好复习，争取考上大学，
为生产队也为自己争口气。

我在众人殷切期望中，那年我终于考
上了一所师范院校，成为生产队第一个大
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中心学校教
语文，总算是圆了我的教师梦。


